
 
 
 
 
 
 
 
 
 
 
 
 
 
 
 
 
 
 
 
 
 
 
 
 
 
 
 
 
 
 
 
 
 
 
 
 
 
 
 
 
 

 

 

《女獄花》中的國族論述與新女性形象研究 

《女獄花》中的國族論述與新女性形象研究 

李淑華 

南華大學文學所碩士班二年級 

摘要 

    王妙如透過《女獄花》形塑了一個個形象鮮明、引領潮流、果敢堅強的

新女性，並藉由文本融入作者自身對爭取女權、振興女界的革命立場。不論是激

烈革命或平和教育，雖然是南轅北轍的相歧意見，但皆為了共同目標復興女界＼

國族的救亡存續努力奮鬥著。在性別議題中又批露著晚清特定的時代話語，使得

關注婦女解放的輿論與救國保種的時代精神逐步融會成一體，女性身體的改造成

為改造國家一切的基礎。本文以《女獄花》為研究的文本，從中探討小說塑造的

一批新女性角色的形象，探究這些女英雄們啟蒙女性意識的論述並對照當時社會

革新、婦女解放運動的精神，企圖梳理同樣身為女性的王妙如對晚清新女性爭取

女權論述場域的深層意涵及探析是否有與男性代言人未曾論及的獨到見解。   

關鍵詞：女獄花、王妙如、新女性形象、女學、女權、國族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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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清朝末年，西力東漸，國家對外屢遭列強打擊欺壓，國內政局黑暗腐敗，一

批感時憂國的知識份子起而振臂高呼，著書立論、辦報刊，不斷謀求振興國家的

道路，外來思潮百家齊放，在這些有智之士的啟蒙下，長期飽受壓力桎梏的一部

分晚清新女性亦從「鐵屋子」裡覺醒了，誠如陳東源先生所說：「中國婦女的非

人生活，到了清代，算是『登峰造極』了！」1  

    正因為華夏民族行之以久數千年的父權體制，以及歷代不斷編織網羅、加重

加深的禮教約束，使得清一代的婦女生活陷入了非人的處境，所謂的「非人生

活」，根據陳東源先生的論述，包括了：應男子要求的女性美、體態的修飾、崇

拜小腳之怪僻、貞潔觀念宗教化、女教盛行，要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等，

以及講究做媳婦的標準等等。
2
由於清代婦女遭受前所未有的束縛壓抑，直至晚

清時期開始得到紓解的契機，在面對強大的壓力桎梏下開始亟思反動，這其中之

因不能不歸功於西方思潮的傳播： 

當時來華的基督教與天主教傳教者，特別是其中的女傳教士與傳教士之

妻…除了外來傳教士的推動以及他山之石的刺激，以拯救危亡、富國強種

為終極目標的本土維新志士，是促使女權得以在中國境內生根長葉的重要

力量之一。3 

總而言之，在西方傳教士的傳播，國內本土維新志士的倡導加上婦女自身的覺

醒，此時期出現了許多爭取女權的重要議題
4
，這些議題也紛紛反映在當時論述

晚清婦女問題的小說中，雖然這些小說對於廢纏足、興女學、要求女子自立自強

的理念竭力倡導，但著書立論的作者多為男性或性別不詳
5
，可以明確得知作者

為女性者，只有王妙如
6
的《女獄花》一書，筆者以為關於論述婦女問題的小說，

1 此段文字出自陳東源：《中國婦女生活史》「清代二百餘年的婦女生活，也是這樣，取前此二千
餘年的婦女生活，倒捲而繅演之，如登刀山，欲登而刀愈尖；如掃落葉，愈掃而堆愈厚；中
國婦女的非人生活，到了清代，算是『登峰造極』了！『蔑以加已』了！不能不回頭了！1」，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 年，頁 221。 

2 同上注，頁 222-288。 
3 黃錦珠：《晚清小說中的「新女性」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5 年，頁 4。 
4 夏曉虹將晚清婦女生活中的新因素歸納為不纏足、女學堂、女報、女子團體、婚姻自由等五大

項。參見夏曉虹：《晚清社會與文化》，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249-310。 
5 此一觀點轉引自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蔡佩育〈《女獄花》的女性書寫及其文化意涵〉，

《弘光學報》2011 年 65 期，頁 127． 
6 關於作者王妙如的介紹，出自《女獄花》卷末羅景仁跋「王妙如，名保福，泉塘人氏。幼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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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男性主體為中心的議論不免有隔靴搔癢之憾，從同樣身為女性的作家為女性的

發聲，其感受見聞必有其獨到之處，也更別具意義，故本文以《女獄花》為研究

文本。在此之前，以《女獄花》為研究主題的期刊論文，也是筆者主要的文獻探

考資料，主要有吳宇娟老師發表的〈論《女獄花》中呈現的晚清女學、女權〉以

時代特徵建構《女獄花》的背後意涵，並理解王妙如對女學、女權的理解。之後

在 2007年吳宇娟發表了〈走出傳統的典範──晚清女作家小說女性蛻變的歷程〉

內容含括了顧太清《紅樓夢影》、王妙如《女獄花》與邵振華《俠義佳人》三部

女作家小說做為研究基底，綜論晚清女性蛻變的歷程，經過每一次次的身分修

正，使女界議題被置放在國家民族的平台對話，讓女界革命成為時代風潮。在

2010年中山大學蔡佩育發表〈《女獄花》的女性書寫及其文化意涵〉研究小說中

的女英雄角色塑造，這些女英雄們擊退舊傳統的腐朽不化，將使男女平權能夠有

進一步的發展。 

    本論文主要探討小說塑造的一批新女性角色的形象
7
，並從中了解新女性與

強國救國論述之間的關係。文章共分成四部分，第一節與第四節分別為問題意識

與結論。論文第二節敘述國族論述中的婦女位置，藉由維新志士與傳播西方思潮

的翻譯小說中對於婦女解放的話語所帶動的革新運動，對照《女獄花》的文本內

容，在一片女體＼女教救國的論述中，試圖了解這些強國救國論述中對婦女的要

求。在第三節筆者從文本裡梳理出不同類型的新女性形象，以及延伸出這些女性

的自我覺醒與民族救亡的時代思想，瞭解作者王妙如對理想的新女性形象塑造及

其對種種女權議題背後隱含的國家＼民族的婦女解放思維。 

 

 

 

二、晚清時期國族論述中的婦女位置 

  質聰慧，且嗜書史，年二十三歲匹予為偶。予每自負得閨房益友，乃結褵未足四年，而竟溘然 
  長逝矣。其生平所著之書，有《小桃源》傳奇、《女獄花》小說，唱和集詩詞。」《女獄花》一 
  書收入《中國近代小說大系》，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 年，頁 707-760。 
7
 黃錦珠老師對於「新女性」一詞的釋義：「新女性」指的是小說中出現的具有新觀念或新作風 

  的女性。新觀念，主要是指晚清爭取女權時所提出各種突破傳統女子規範的主張。參見黃錦 
  珠：《晚清小說中的「新女性」研究》，頁 21。 

27 
 

                                                                                                                                                        



 
 
 
 
 
 
 
 
 
 
 
 
 
 
 
 
 
 
 
 
 
 
 
 
 
 
 
 
 
 
 
 
 
 
 
 
 
 
 
 
 

 

 

《文學前瞻》第 12 期 

(ㄧ)維新志士與婦女解放話語 

    西元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甲午戰爭爆發後，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開始

一厥不振，激起全國上下的注意，發憤圖強的改革聲浪瀰漫全國，而婦女解放的

相關言論也在這時傳播了中國。當時關於婦女生活有兩個運動：一是不纏足；二

是興女學。一八九六年《時物報》創刊，由梁啟超擔任主筆，他在刊物上發表的

系列政論文《變法通論》內容專列〈論女學〉、〈戒纏足會社〉、〈倡設女學堂啟〉

等篇章，從文章中「急保種之遠謀」可看出他倡辦女學之宗旨 8，認為：「彼方毀

人肢體，潰人血肉，一以人為廢疾，一以人為刑戮，以快其一己之耳目玩好，而

安之有學？而安能使人從事於學？是故纏足一日不變，則女學一日不立」
9
。此

時的維新志士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在戊戌維新時期積極倡導婦女運動，

不外乎以廢纏足、興女學為改革之首。然則種種的言論最後目的，不外乎強國保

種，認為健壯、有知識、能獨立不依附的女子，可作為優秀的國民之妻或國民之

母，可以為國家孕育出健康的下一代，即所謂「婦學為保種之權輿」10。 

    受西方「進化論」和「天賦人權」的學說影響，維新派領袖以此為武器積極

呼籲解放女性，並格外重視胎教、蒙學為賢母條件之一，康有為在《大同書》中

列舉種種婦女之苦，淋漓盡致的呈現女性受到的各種壓迫，他認為壓制女性是「損

人權、輕天民、悖公理」，因為「男女同為人類，同屬天生」，因此他提出了設立

女學，使女子能接受教育。同時在書中〈去家界為天民〉的「人本院」中專門探

討胎教問題，人本院成為「人種改良計」的理想國，此處傾全力照顧婦女孕育胎

兒「保人元胎本，夫大同之道」、「務令於胎元無損」，期使培育「和平中正」的

後代，正所謂：「孕婦為大地眾母。為天下傳種，種之佳否，皆視其母。」進而

以優質強種實現國富民強之夢想 11。梁啟超亦提出了「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

心，廣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養始；蒙養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

自婦學始。」，「上可相夫，下可教子，進可宜家，遠可善種，婦道既昌，千室良

善。」；而嚴復根據「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原則，提出了強國必須強

種的主張「母健而後兒肥，培其先天而種乃進」12，等等話語強調女子解放，接

8 關於梁啟超的論著，收入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9 梁啟超〈論女學〉，收入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 30。 
10 梁啟超〈論女學〉，收入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 30。   
11 康有為《大同書．己部》，台北：帕米爾書店，1989 年 10 月初版，頁 298-302。 
12 參見鮑家麟等著《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第一章 晚清及辛亥革命時期〉內容指出「嚴復不 
  僅僅是『進化論』的譯介者，而且是積極的鼓吹者。……因女子為國民之母，欲得強種，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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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擁有強壯的身體而能造就良母之典範。此種論述成為歷史下的產物，也

成為晚清新女性形象的內涵之一。王妙如內化了此一思維置入《女獄花》的內容

中
13
： 

女子者，國民之母也。假使身體孱弱，所產子女亦孱弱，思想呆滯，所產

子女亦呆滯。照此看來，女孩兒不讀書識字，衛生學不講，身體自然孱弱，

世界事不知，思想自然是呆滯。孱弱呆滯之母，安能產果敢活潑之子呢？ 

認為教育女兒應是父母的天職： 

豈知人人不使女孩兒讀書識字，日後我們娶來的媳婦，亦木偶人一般，兒 

子大受其害。
14 

小說中的主角之一許平權，從倡導女學、辦女學堂的立場企圖喚醒女性自覺，表

面上為恢復女權進行和平革命，但內容亦繼承了康梁等人的主張。《女獄花》中

的主要角色如沙雪梅、許平權、文洞仁皆是文才不斐、能獨立自主、有自由行動

能力的新女性，但也全都置個人利益、幸福為度外，將女界／國族之復興為己任，

如許平權為了要振興女學，而將她與黃宗祥的婚姻延擱了十幾年。
15
 如此以解放

女性，圖振興女界而實現強國夢想的目標者在文本中比比皆是。 

    甲午戰敗，有智之士重新對國政作全面檢討，「救國存亡」成為政治的首要

標的，婦女問題隨之也成為討論的重點，維新派從「強國保種」的立場出發，主

張從身體和智力上解放婦女，希望透過放足和女學，使兩萬萬婦女能從國家的累

贅成為「強國保種」的助力，同時透過西方平等、自由等的思潮傳播，使中國女

性在放足、女學的基礎上而要求男女平等。以下從小說地位轉變與翻譯小說的影

響對照文本內容以了解晚清婦女解放運動與國族論述的思維。 

(二)西方思潮與家國意識 

  強女子之體；欲得強女子之體，必得先廢去三尺裹足布。」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4 年 9 

  月，頁 82。 
13 《女獄花》第九回，頁 745。 
14 《女獄花》第九回，頁 745。 
15 參見《女獄花》第十二回，頁 758。許平權與黃宗祥定下婚約以後，一直等到振興女界有成，

「過了十數年」，「那時女子狀態很是文明，與前時大不相同」，為免「大傷天地生成之意」，芳 
  與黃宗祥結為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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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是翻譯文學大盛的時代。晚清小說研究的拓荒者之一阿英指出，晚清的

譯作不在創作之下，基於阿英的晚清小說目錄，有論者稽考出有四百七十九部創

作，六百二十八部譯作。近年學者陳平原統計一八九九年至一九一一年間，至少

有六百一十五種小說曾經譯介至中國；而日籍學者樽本照雄近年編定的目錄裡，

確認出一八四○年至一九一一年間，至少有二千五百四十五種翻譯小說。
16
當時

的精英份子認為藉由翻譯國外的政治小說，才能更好的使民眾覺醒。由嚴復、夏

增佑所撰之〈《國聞報》附印說部緣起〉一文中肯定小說的社會功用：「且聞歐、

美、東瀛，其開化之時，，往往得小說之助，是以不憚辛勞，廣為採輯……，而

本源之地，宗旨所存，則在乎使民開化。」
17
 其中梁啟超在 1896 年於上海創辦

了《時務報》，除刊載政治評論、時事新聞外，還刊登小說。他於 1898年在《譯

印政治小說序》中明確提出要翻譯政治小說，並說明翻譯外國小說的意義與目

的：「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

焉。英某名士曰：小說為國民之魂。豈不然哉，豈不然哉！今特採外國名儒所撰

述，而有關切今日中國時局者次第譯之，附之報末，愛國之士，或庶覽焉。」
18
 ，

而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中又說：「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

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

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

議之力支配人道故。19
」，小說地位由此搖身一變成為改變社會風貌、文明人心的

重要工具，知識份子力圖以小說之力，改變中國社會。在這些翻譯的書籍中，特

別是有關女性解放或革命小說的出現，極大刺激中國女性的覺醒。如《女子救國

美談》，由法國民族女英雄貞德抗英的故事改編，小說敘述女英雄貞德慨於國難，

集會演講，發表救國演說，共商滅敵救國之策。嶺南羽衣女士所著《東歐女豪傑

傳》
20
，寫十九世紀蘇聯虛無黨「革命」領袖女英雄蘇菲亞在工廠、農村宣傳民

16 王德威著，宋偉杰譯：《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頁 17，台北：麥田出版，2003 年 
  8 月初版一刷。 
17 嚴復、夏增佑撰〈《國聞報》附印說部緣起〉載於《清議報》第一冊，1898 年 11 月 11 日刊。 
18 梁啟超〈譯印政治小說序〉收於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 

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年 2 月，頁 37。  
19 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收入《梁啟超全集》第四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 
  頁 884。 
20 關於《東歐女豪傑傳》的作者性別考證轉引自吳宇娟〈論《女獄花》中呈現的晚清女學、女 

  權〉，注一內容指出：「《東歐女豪傑傳》署名為嶺南羽衣女士，真實姓名有異說，大抵以原名 

  羅普為多數人採信，男性。」，《嶺東學報》2004 年 16 期，頁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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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以推翻封建專制，爭取平等自由的歷史故事。而其中留學日本的馬君武
21
，

在 1902年翻譯英國哲學家兼社會學家斯賓賽的《女權篇》，這是中國第一本關於

西方女權思想的譯著，與其書合刊的另有《達爾文物競篇》。全書的中心思想是

以「自然法權」和「進化論」為基礎，用以辯證男女應同享自由平等與權利的道

理。在《女獄花》中主角沙雪梅亦看了《斯賓賽女權篇》而心有所感： 

「我自從嫁了過來，這個呆物，即叫我塗脂粉，戴耳環，纏小足，我未曾

依他，也不知鬧了多少口舌。近日越法擺出男人架子，連出外走走也要他

管起來。咳！我想出工錢雇來的下人，一月中也要走出數次，今我連這點

兒自由權也沒有，真把我當作買來的奴才樣呢。」
22
 

這一系列書籍的出版推動了婦女解放與女權意識的覺醒，不僅反映在晚清關於婦

女動員的小說中，還引起國人的重視關切。亞特在《女子世界》第七期說到： 

夫十九世紀，如約翰彌勒、斯賓賽爾「天賦人權」、「男女平等」之學說，

既風馳雲湧於歐西，今乃挾其潮流，經太平洋汩汩而來。西風新空氣，行

將滲露於我女子世界，灌溉自由苗，則我女子世界發達之一日，即為我國

民母發達之一日。23  

藉由引進西方思潮，推動男女平等之說，使女性能去纏足、長智識，因而能孕育

良好的下一代國民。當然，援用其時流行的說法更具積極意義：「女子者，國民

之母也」。未來的國民必然要由女子孕育，金一也才更斬釘截鐵的論斷： 

欲新中國，必新女子；欲強中國，必強女子；欲文明中國，必先文明我女

子；欲普救中國，必先普救我女子，無可疑也。24
  

因此中國女子若能生育出文明、強壯的新國民，則中國興；反之，則中國亡。 

    由《女獄花》文本對照當時的時代氛圍，這些強國救國的論述不約而同的要

求新女性們要去纏足、受教育，如此方能推動男女平等，並以孕育優良的下一代

21 參見小野和子的〈馬君武的翻譯與日本〉，內容對於馬君武的生平與論著有詳細論述，此文收 
  於王政．陳雁主編《百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年 7 月。頁 58-77。  
22
《女獄花》第三回，頁 721。 

23 亞特〈論鑄造國民母〉今收於《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下冊，香港：三聯書店 
  出版，1962 年，頁 931。   
24 參見夏曉虹著《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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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婦女的位置終須被放在家國的平台上審視著，國民母需以家國利益為優先

考量，但是小說對於喚醒女權意識的力量確實功不可沒，每一層的話語論述都象

徵著中國的歷史進層，為中國女權爭取與推展留下不可抹滅的痕跡。 

 

 

 

三、《女獄花》中的新女性形象 

(ㄧ)新女性形象的呈現 

    自「小說界革命」以後，晚清小說猶如風起雲湧一般，不但引起創作熱潮，

而且對小說的啟蒙作用、社教功能皆賦予高度的期許，作者在創作小說時亦力圖

置入創作者所認為的新知識、新思想、新精神於故事的主人公身上，在《女獄花》

一書中，作者反映婦女在爭取權益的奮鬥與抗爭，這些引領女界革命的新女性們

各以不同的方式進行動作，也呈現出彼此立場不一、南轅北轍的看法，以下筆者

從小說中這些作風新穎、志向遠大的新女性人物，作一介紹與研究，這些角色類

型一方面反映晚清社會日漸脫穎而出的先進婦女某些實況，一方面也顯示傳統的

婦女觀正逐漸轉型變遷。首先在《女獄花》中登場的沙雪梅不僅擁有出眾的外貌，

更具備才能與學養，她獨立不柔弱順從，還擁有與男性一較高下的女英雄特質。

沙雪梅自小熟習拳棒，父母逝後，白天教人拳棒維生，夜裡則挑燈讀書。後來在

舊式婚姻的安排下，嫁給了秦賜貴，因丈夫總要求其纏足化妝並限制行動，還懷

疑她出外走動是與人有染，沙雪梅勃然大怒一腳踢死了丈夫，隨即向縣衙自首，

接著逃獄離開，加入一小批有志女性激烈的革命行動，最後革命失敗，一齊以身

殉義。 

    作者王妙如在文本中刻畫沙雪梅的外貌，有別於傳統佳人的嬌柔姿態，在美

貌之外刻意強調其陽剛的特質，： 

雖豔如桃李，卻冷若冰霜，另有一種凜凜氣慨。25 

25 《女獄花》第一回，頁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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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瘦環肥，適合乎中。素口蠻腰，兼備其美。惟柳葉眉間，烟痕點點，另

有一種剛強氣慨。26
 

對新女性而言，在美麗容貌下傳統的病弱形象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不讓鬚眉

的中性特徵。而在她衝決出獄的過程中，由於武藝在身，飛簷走壁，行動之自由

竟有如探囊取物： 

將枷鎖扭斷，做了一個蝴蝶穿花的勢，上了檐頭。又做了一個蜻蜓點水的

勢，出了衙門，從低牆邊跳下，走了好一刻，將將要到城邊，只聽後面人

聲嘈雜，回頭一看，無數燈籠火把蜂擁而來。 

沙雪梅越獄成功後，搖身一變成為思想激進的俠女，並創建一個團體，進行暗殺

與革命，以解救不見天日的廣大婦女，其主角的性格轉變如此之大，令人難以置

信。而王德威在《被壓抑的現代性》一書中提出： 

恰恰由於沙雪梅性格的不一致，識者可從中辨別出王妙如與既定刻板形象

的分歧。王妙如似乎在問，倘若俠的真諦在於抗爭邪惡，匡成不平，那麼，

為什麼勇武的女子不能更進一步，向加諸自己身上的惡行宣戰？即便這意

味著拋棄男性中心的價值，又有何不可？
27  

接下來沙雪梅被塑成激烈的革命新女性，當她與許平權相會時，說出了她欲執行

所信奉的新思想：「妹妹想組織一黨，將男賊盡行殺死，跨下求降的，叫他服侍

女人，做些齷齪的事業。國內種種權利，盡歸我們女子掌握。」
28
，像沙雪梅所

代表的的這種激進態度的新女性，也影射著現實社會中的革命份子的形象，他們

口誅筆伐、大聲疾呼，要求男女平權，企圖以最快的速度奪回女性應有的權利。 

    然而王妙如除了塑造武藝超群，進行革命破壞的新女性外，她還形塑了其他

類型： 

嘗聞古人說，有能行之豪傑，有能言之豪傑，有能文之豪傑，三個名雖不

同，其實是一樣的。29 

26 《女獄花》第三回，頁 718。  
27 參見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台北：麥田出版，2003年，頁 219。  
28 《女獄花》第八回，頁 740。  
29 《女獄花》第五回，頁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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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文本中文洞仁一角正象徵文筆動人，她自己也說「妹妹今日自己想來，只

得學那能文的豪傑，稍盡些女國民的責任。」又說「那柳娟亦是我的好友，她報

中議論有許多是我做的」
30
，文本中也提到她因身體孱弱無法完成《女界燈》的

小說情節，王妙如在此處描述出一個有別於激烈黨沙雪梅、平和黨許平權的中立

黨文洞仁。此中立黨並非中立於新舊，而是如羅景仁在第六回末所評點的，「實

中立於激烈與平和，其平生思想激烈慘行破壞，平和難以建立，故以筆墨為工具，

為醒世之具
31
」，以期刺激女性覺醒的中立黨，似乎也正是作者自我的寫照，欲

藉小說「薰、浸、刺、提」
32
之功用，由外力滲入思想，再由內脫之為女性自我

覺醒之意識。       

    文本中的文洞仁幼時曾受小腳的毒，後雖已放足，但對纏足之苦有身歷其境

的感受，因此她對於舊時女性專講娉婷嬝娜、姿態嬌弱，不以為然，認為應注重

女子體育之事。
33
此一想法也反應出晚清社會中對於女子教育的一般論述：放足

與讀書，在當時思想極為活躍的廣東女學堂學生張肩任在《女子世界》第六期《急

救甲辰年女子之方法》並進而突出了體育在女子教育中的首要地位，其問題集中

於女性是否有健全的身體，否則，救亡熱情與尚武精神均無所附著，亦無從發揮。

所以張文所提出的自救方案為： 

吾以為急救目前女子之方法，斷自體育始，斷自本年本日始。34 

此外，時為上海務本女學堂學生，後來成了高旭之妻的何昭（亞希），所撰短文

《求學問何用》也將女學問題逕直表述為： 

當責任，需求學問；求學問，必先保身。若有學問而身不強，必不能做事。

「保身」既為一切行事的前提，「強身」自然必須放在第一位。35    

王妙如在小說中提出女子應注重體育一事，其中暗合著當時的時代背景，在晚清

衰微的國勢情景中，女子體育的「自救」、「保身」最終要整合到保種、救國的大

道上。  

30 《女獄花》第六回，頁 734-735。 
31 《女獄花》第六回，頁 735。 
32 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智之關係〉收入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四卷，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年，頁 884。 
33 《女獄花》第六回，頁 734。  
34 參見夏曉虹著《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99。  
35 夏曉虹著《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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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中最後登場的是第二條情節主線的主角許平權，許平權學養深厚，她的

想法與沙雪梅大相逕庭，認為一味進行激烈的革命，萬不能成功的，需先施以教

育，開啟智識，最終才能獲得男女平權，在文本的第八回〈兩黨魁相逢旅館  三

伏夜大鬥詞鋒〉後兩人不歡而散，隨著故事情節的發展，王妙如似乎較贊同許平

權的觀點，結合「國民母」的時代背負，著重於「興女教」的重要性，成為作者

極力倡導的革命理念，「女學救國」的時代思潮隨著許平權的出現，成為小說的

寫作主軸。在《女獄花》的第九回反駁「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思想：「世人

云女子無才便是德，又云做女兒的時候，不可使其讀書識字，若通了文理，就有

什麼樓頭柳色，窗前蝶影，做出許多壞事。不知做出壞事的女子，正因文理不通，

不能看深奧的書，只能看淺近小說。」
36
，除此之外，她反對沙雪梅一味的激烈

破壞，認為「今日普通女子，一無學問，愚蠢不亞於馬牛。若即把他自由，恐要

鬧出大學程氏一大的笑話來了。」
37
，所以「不施教育，絕不能革命的」

38
，「女

人若有學問，決不如此舉動，被男子種種看輕了。」
39
 女性唯有接受教育才是徹

底轉換社會角色並伸張自我權利的端始，所以許平權一如沙雪梅是主張革命，但

是她的革命方法是以「智取」而非激烈的流血衝突，認為女性無學問知識，「一

生的大目的，只在夫婿登龍，搏得一副花封紫浩就是上天堂了。」
40
 如此目光短

淺譬如馬牛，沒有自由的資格。因此許平權以「欲倡女權，必先興女學」為基準，

大力推動「興女教」的主張。這種想法正符合當時唯新派輿論的思維模式，梁啟

超在他的〈變法通議〉文中，痛心疾首的指出，正是由於女子不讀書不識字，才

造成她們「目光心力，盡日營營於此即小之圈限中……竭其終身之精神，以爭強

弱講交涉於筐篋之間」。41
並從歐美諸國的強盛過程看到了興女學的重要性，他說： 

女學最盛者其國最強，不戰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學次強者，其國次強，

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學衰，母教失，無業眾，民智少，國之所存者幸矣，

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42
 

甲午戰爭之後，維新集團所關注的婦女問題一直是圍繞在國富民強的終極目標

36
《女獄花》第九回，頁 745。  

37
《女獄花》第八回，頁 743。  

38
《女獄花》第八回，頁 742。 

39
《女獄花》第十一回，頁 754。  

40
《女獄花》第十一回，頁 753。 

41 梁啟超〈變法通議．論女學〉收入《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頁 30。 
42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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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改造婦女即是改造國家的一切根本，不僅要廢纏足，更強烈的就是要興女學，

作者王妙如藉書中人物的言行宣洩女性對時代的不滿，並倡言女界改革之道，許

平權的言行完整呈現王妙如的思想軌跡，女學與救國相輔相成一體兩面的關係，

從救國的話語鬆綁了傳統女教的束縛，晚清的興女學與國家存續的時代精神逐步

相容凝聚在一起了。   

(二)女性自主意識覺醒 

    清朝末年面國家危亡、弱國弱種的危機，維新志士對婦女問題的努力，以

及民間團體與西方傳教士的宣傳勸導，加上官方表態對女權爭取的推波助瀾等等

力量多向凝結，晚清的婦女解放運動在中國歷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但是，在

這一過程中維新志士的提倡往往是為了配合救亡圖存的國家需要，鮑家麟認為

「在這一過程中，來自婦女自身的與力和覺悟性仍是十分微弱的」，「這場運動的

主要目的就是造就身體強健的女性為可工作、可自立的國民，並預備成為未來的

身體強健的國民之母，以期達到強國強種的目的。」
43
 。反映在晚清小說，亦描

寫出在面對社會的欺凌壓迫下開始亟思反動的新女性，她們提倡天足、不施脂

粉、要求男女平權、婚姻自由、發展女子教育並擴大女子職業及參政立論，《女

獄花》中的論述也呈現了當時維新志士的部分主張，以下從女性被物化、訴求婚

姻自由、女子教育與留學以及女性生育四個觀點來研究探討，同樣身為女性的王

妙如在面對婦女問題時是否能有不同於男性代言人，能切中婦女自身福祉的言

論。 

1.女性物化  

    在文本裡沙雪梅為男性喜歡小足女子，因而父母不惜將女兒纏足為取悅未來

夫婿的陋習，發出憤恨不平之聲： 

六七歲的時候，只因有了男人要娶小足的陋習，父母就硬了心腸，把我們

一雙圓兜兜光滑滑的天足，用布裹起來，受這無罪的非刑。我們那時，眼

淚不必說起，就是濃血，也不知出了多少。幸而皮肉腐盡，筋骨折斷，方

成了三寸金蓮。你想人生血脈，猶如機器一般。一件損壞，件件都出毛病。

我們國中，纏成小足，害癠病死的，也不知多少。即不死去，行一步路，

43 參見鮑家麟等著《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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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須扶牆摸壁。名雖為人，實與鬼為鄰了。44 

許平權在要求女性的獨立之時，首先第一條件就是除去外邊的裝飾，她說道： 

沙雪梅先生的《仇書》大約你們已看過的，書中有一節說：女人種種的裝

飾，皆男人種種的制服，譬如帶環兒，即是插耳翦的意思。帶手釧，即是

帶手枷的意思。纏小腳，即是刖足的意思。塗脂抹粉，即是插了糞掃帚，

搪了花臉兒，伏地請罪的意思。她的說話，未免過於激烈，但我們女子，

真正何苦做這無益的事呢？且好好一雙耳朵，無緣無故刺他兩個洞，受這

無罪的毒刑，好好一雙手臂，帶著這重累的物件，運動上諸多不便。至於

緊纏小足，不但行路不穩，實為致人死病的魔鬼。花粉之質，盡屬汞石，

塗在臉兒上最易侵害血管，這是我們應該趕緊除去的。
45  

王妙如認為新女性要獨立於男性之外，首先應除去外在多餘的修飾，避免被物化

成為取悅男性附屬品。而黃錦珠也認為：
46
 

小說如此營造女性人物，顯示出穿著樸素、不塗脂粉和天足，成為判斷女

性人物的正面條件，這其實就是晚清小說中新女性共通的形象特徵之一。 

傳統小說中代表女性之美的三寸金蓮與衣飾華麗精致已不復見，而是強調脂粉不

施的自然原貌，三寸金蓮也被天足所取代。所以作者也不斷透過文本裡的沙雪

梅、許平權的話語不斷告誡婦女同胞避免「纏足」、「裝飾」，去除想要取悅男性

的「心態」，不要依賴男性，甚至戕害自己的身體成為籌碼，若能擺脫多方面的

傷害與束縛，自然婦女的獨立行動就能得到第一層的解放，接著女性要獨立的下

一個步驟就是興女學。  

2.女子教育與留學 

    當婦女能保持天足、保持脂粉不施的自然樣貌之後，身態之美也會逐漸脫離

瘦弱娉婷、嬌柔無力的傳統陰性美，作者更進一步告訴女性應關注體育之事，方

能擁有強健的身軀： 

泰西女人，無不練習柔軟體操，故筋骨強健與男子無異。我們女人，專講

44 《女獄花》第四回，頁 724-725。  
45 《女獄花》第十一回，頁 753-754。  
46 黃錦珠《晚清小說中的「新女性」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5 年，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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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得如花枝一般，嫌身軀雄健，每有減食為瘦弱的，非有大事，決不肯散

步街市，終日坐在深閨，描鸞刺鳳，以致思想呆滯，做起事來，較男子終

遜一籌。 

在小說第一回沙雪梅自小學習武當少林拳術拳經，擁有矯健的好手腳。
47
王妙如

在文本中又藉文洞仁
48
與許平權之語強調女性應鍛鍊身軀、擁有健康的身體。 

    女性的腳力與體能改變之後，行動能力自然也出現某種程度的開放，配合時

代婦女解放理論思潮，女學不興成為「亡國之源、亡種之源」，
49
 維新志士們救

國的話語出發，積極倡導教育救國論，並著手創健發展女子教育，用以培養「救

國之女豪傑」。這些救國之女豪傑，除了上學堂、接受新式教育之外，接著還要

出國留學、四處遊歷一番，而她們留學的目的都是為了 「大我」－國家或女界，

如文本中的董奇簧，對於中醫書籍大半已研究過，但對西醫仍有不解，所以想出

洋遊學幾年，「欲普救二萬萬疾病的女子」
50
；而許平權自幼在開明父母的教育下，

六、七歲即已讀過歷史、地理並略曉世界大事，長成後以振興女學為報復，也想

出洋留學。
51
在甲午戰爭後，中國人開始對迅速步入現代化強國的日本刮目相看，

留學日本之風日盛。文本中兩人亦相偕留學日本，小說寫到：
52
 

到了東京，平權入師範學校，奇簧入醫學校。光陰似箭，轉眼數年，二人

學問，皆以畢內地著業，惟書醒事的文洞仁一病而亡，那是噩耗傳來，二

人悲傷得不得了。究竟平權達觀生死，壯志未灰，約定奇簧遊歷世界一周。 

董、許兩人原已擁有相當的學識基礎，但兩人皆不滿足於現有所學的知識，皆以

出洋遊學為增長智識的不二法門，留學畢業後，還要遊歷世界。後文說到由於沙

雪梅等人在國內革命未成，以身殉義，許平權憂女界前途黑暗，決定動身回國辦

女學堂啟發婦女智識，「過了十數年，城裡城外，皆有好幾個女學堂。那時女子

狀態很是文明，與前時大不相同。」
53
。至於董奇簧「在美洲遊學了一年，乘船

回國，開了一個大大的醫學堂，我國醫學進步，大半奇簧所造。」
54
，董、許兩

47 《女獄花》第一回，頁 710。  
48 參見本文頁 7。 
49 嚴復《嚴復詩文選注》，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75。  
50
《女獄花》第七回，頁 737。  

51
《女獄花》第九、十回，頁 746-750。  

52
《女獄花》第十回，頁 749。  

53
《女獄花》第十二回，頁 758。  

54
《女獄花》第十回，頁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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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留學歸國後，都能實現報復，達成平生的志向與理想，留學經歷使得新女性

擁有崇高的人格與知識，並能啟發民眾對於女界／國族的意識。 

    小說中許平權為了拯救女界而回國開辦學堂，董奇簧學成歸國後開醫學堂，

致使國內醫學大大進步。這些新女性的學養以能上新式學堂、或能出國留學遊學

等接受新式教育為主，但這些學養並非為了女性個人的自我實現，而是要能達到

救國濟民的實用目標，要能與啟蒙、拯世畫上等號的具體行為。當這些新女性的

知識視野朝向世界化、國際化拓寬後，藉由公開演說或著書論世等方式，產生感

染大眾的能量，最後達成強國振興的終極目標。 

3.婚姻自由 

    自古以來，對女性而言，愛情即是婚姻，且多數女子必是先有婚姻，才開始

發展感情，然而婚姻多是聽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子沒有選擇的權利。晚清

時期，西風東漸與求強革新的時代思潮影響，男女之間的社交觀念、婚姻方式亦

逐漸產生變化。夏曉虹曾經指出，「自由結婚」是「晚清婚姻論中最高亢的聲音」，

「交際自由」也在此際「成為婚姻自由的前提」。
55
因此《女獄花》中沙雪梅對男

女婚姻不平等率先提出了控訴： 

我們中國，男女婚姻，皆由不關痛癢的媒人東騙西瞞成的，非如文明各國

婚姻自由，男女共能實享愛情。則嫁了過去，兩人性情自不能盡行符合，

名則添了一個配偶，實則多了一重煩惱。然男子與妻不對，還可另娶一個，

俗名叫做兩頭大，又可以買妾宿娼，解解鬱悶。56
    

在一夫多妻的傳統婚姻制度中男性享有極大的權力，遇到不合自己心意的妻子，

還可另娶、買妾、宿娼；而女性則全無退路，舊時亦強調婦女守節：「餓死事小，

失節事大」
57
，丈夫若過世，女子完全失去依靠，毫無謀生能力，欲再嫁又遭人

非議；然而王妙如站在男女平等的角度來看，藉沙雪梅之口，指責男性只見新人

忘了舊人，更顯其毫無貞操觀念： 

若在男賊一邊，前妻的屍骸尚端端正正睡在棺中的時候，後妻的身子，已

55 夏曉虹《晚清社會與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296-303。  
56
《女獄花》第四回，頁 725。  

57
《女獄花》第四回，頁 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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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親熱熱抱在懷內了。
58
 

小說的另一位主角許平權在遊歷法國時與老同學黃宗祥相逢，兩人互相欣賞，有

欲聯婚之意，許平權接受黃的感情，但卻延緩婚期，原因是：「妹妹此身，已立

誓許與我國四萬萬人，何敢自私自利。…結婚之期，請自今始，完姻之日，且待

女學振興之後。」
59
黃宗祥聽了，竟拍手贊和，認為她不同於普通女子而更為佩

服，「從此二人愈覺愛親，每日談些科學、交換智識」
60
，小說中兩人互相吸引的

要素，乃是共同的國族使命－振興女學，刻意淡化忽略個人的私情愛欲，把國族

大業與兒女私情結合成同一件事。這兩人在未來十數年一同工作，並保持柏拉圖

式的戀愛關係。文本的最後結局中滿腔抱負的許平權，最後還是決定與黃宗祥結

婚。她的理由是怕「大傷天地生成之道」，一味獨身只能導致人種的絕滅，把女

子不結婚視為不正之途： 

我若不婚嫁，國中普通女人必誤會我不悅男子，將來愈傳愈誤，必人人欲

為沙雪梅，欲為文洞仁，大傷天地生成之道，安可因區區一身的習慣，為

二萬萬女子的禍根麼？61   

小說最後的結局回應到文本第九回，許平權父母的論述「女子者，國民之母也」

的話語，許平權的結婚或許有出於情愛的目的，但更是為了履行傳宗接代的職

責。黃錦珠在《晚清小說中的「新女性」研究》一書中說到： 

小說描寫男女情愛萌生的方式、進展的過程，也充滿轉彎繞圈的曲折枝

節。只有當拯救國族或振興女界這類大題目成為「防護罩」時，青年男女

的自由交往，才能獲得無窒礙、無疑慮的發展空間。62   

作者王妙如雖同樣身為女性，但亦忽視了書中女性的個人情感幸福，依舊以國家

社會的偉大使命規範女性的言行舉止。 

4.女性經濟獨立與生育情事 

58
《女獄花》第四回，頁 725。 

59
《女獄花》第十一回，頁 752。  

60
《女獄花》第十一回，頁 752。 

61
《女獄花》第十二回，頁 758。  

62 參見黃錦珠《晚清小說中的「新女性」研究》第四章〈晚清小說中新女性的婚戀與道德節操〉， 

頁 119-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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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從興女學的話語談起，作者將論述方向轉入婦女的經濟獨立：「且更研

究歷史地理，則世界大事心中了然，思想自然而然發達起來。精通格致算術可以

製造器械，謀些銅錢，不必生食男人的血本。
63
」王妙如認為「吃人一碗，被人

所管。今女子能自食其力，若男人猶行野蠻手段，無難與他各分疆域，強權是無

處逞的。
64
」在傳統家庭中，婦女是典型的消費者，也就是「在家從父，出家從

夫，夫死從子」
65
的想法，如此一來女性寄生在家庭的供養之中，完全沒有自謀

衣食的能力，唯有讓婦女擁有謀生的能力，才能獨立於男性之外追求男女平等。

王妙如突出維新集團對於女子教育的論點，認為國家積弱是因為「分利」的人太

多，梁啟超在〈論女學〉中提出「分利生利」說： 

女子二萬萬，全屬分利，而無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養，而待養於他人也，

故男子以犬馬奴隸畜之，於是婦人極苦。
66 

因為女子無學識、無職業，自然都是分利的人，若能提高女子素質，女子擁有謀

生能力，各各能自養，自然能成為「生利者」，並擺脫犬馬奴隸的地位。此外，

作者認為新女性有學問能獨立之後，自然而然能擁有男女幸福的愛情
67
，至於這

其中的男女愛情是否亦如黃宗祥與許平權般依附於家國意識的大傘之下，仍不無

曖昧存在。然而當王妙如議論女性應有經濟自立能力之時，小說中的女主人公許

平權的經濟來源仍需黃宗祥的金援，方能實現她的抱負
68
。除了《女獄花》之外，

黃錦珠老師對晚清小說的研究指出： 

小說中的新女性，其經濟條件即便無憂無慮，經濟來源卻未必自立自主。

大多數女性的事業基金或經濟支柱，都是來自一己之外的他人，如家中親

長、丈夫或準丈夫。69  

由此，小說一再振臂高呼「女界自立」之說，多數仍停留在呼口號的理論階段，

63
《女獄花》第十一回，頁 754。  

64 同注上。 
65
《女獄花》第十一回，頁 753。  

66 梁啟超〈變法通議．論女學〉收入《梁啟超全集》頁 30。 
67
「今女子既能自謀衣食，不必累及男人，又能知書答禮，為男人閨房中之益友，則男女的愛情 

   如枯木逢春，勾萌漸達。那時相見如賓，說不盡萬種恩愛呢？」參見《女獄花》第十一回，       
   頁 755。  
68
「宗祥本是富家，即拿出二三萬兩銀子同平權辦了一個大大的女學堂。」參見《女獄花》第 

   十一回，頁 752。   
69 參見黃錦珠《晚清小說中的「新女性」研究》第三章〈晚清小說中新女性的知識與自立能力〉， 

頁 106。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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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進入到具體現實層面。當然對於錢財的運用小說強調的是用在有益女界的事

務上，至於女性如何看待這些錢財自己的經濟權與自立能力等相關問題，其實也

還模糊籠統尚未有清晰意識。 

    至於女性的生育問題，作者藉許平權之口提出了令人眼光為之一亮的見地。

自古以來，女性的生育功能象徵著權位的印記，婦女藉由「母憑子貴」的方式提

升自己的家庭、社會地位。到了清朝末年這個特定的歷史時空之下，強國強種的

論述盛行，維新人士大談母教的重要，其中康有為對胎教的強調更是無人能及，

他在《大同書》中更有長篇議論談及系統的胎教措施。
70
 然而，從男性的角度談

及「生育」的問題，女子的自主意識往往隱沒於家國論述之中，女性只能被動的

承受，懷孕與否，歸於時命。在《女獄花》中王妙如主動提出女性應謀求避孕之

法的措施： 

你想男女交媾共享歡愉，何以生育子女的苦痛要女子獨受呢？文明極頂的

時候，作女子的定創出各種避孕之法，決不必等地球的滅日，人類已是沒

有的。自此以後，必有比人高等的動物管理世界，其生育子女，雌的決不

受一些苦痛，另有神妙的方法。71 

王妙如以同樣身為女性的角度出發，對於兩性生理的不平等深感遺憾，因為只有

女人必須承擔生兒育女的任務，因而提出女性主動避孕的想法以及減輕生產過程

的苦痛，避孕方式與無痛分娩、術後止痛等技術在今日社會大行其道，對於女性

生育的問題也一直是醫學界持續努力的方向，但在十九世紀末的中國此一想法堪

稱是高人一等的構想，在晚清的時代氛圍中，即便是引領潮流的維新志士依舊是

將婦女定位為「強國必先強種」的重要工具，造就身體強健的女性為可工作、自

立的國民，進而成為身體強健的國民之母，由此時代潮流中王妙如提出女性應主

動避孕與關注女性生育問題的議題，實在是令人佩服。  

 

 

 

70 參見康有為《大同書》中〈己部 去家界為天民 第二章 人本院〉關於婦女懷孕的安置措施有 
  詳細介紹，頁 292-316。 
71
《女獄花》第十二回，頁 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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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王妙如透過書寫《女獄花》的新女性，企圖融入自身立場以期引發婦女同胞

的自主覺醒，她們勇敢獨立、不纏足，有學問智識、眼域高於平民百姓，或著書

或演說，立圖振興女界，當在尋求新的女性定位時，也會意見分歧，改革方式因

而大相逕庭，更重要的是，她們坦然受之並勇往直前，為了理想的最高境界，以

不同方式努力著。但是當把這部小說置於晚清的時代背景之下來觀看，它充滿著

各種時代議題，包括廢纏足、自然體態、興女學、經濟權與自由結婚等話語反射

在小說中引發的種種論述。維新集團針對婦女解放的輿論強大宏亮，畢竟皆是有

革新思想的男性代言人，很少切中女性自身的福祉，因此眾說紛紜的理論終歸匯

流成一個救國保種的聲音。作者雖身為女性作家，但其本質思維仍無法擺脫家國

社會的包袱，種種的女性議題皆成為復興民族興亡的催化劑，當然從女性同理心

的立場，也出現了如婦女生育的相關問題等一些切合女性自身、別心立異的想

法，但是這種代表自身的覺悟見解仍然是相當微弱的，婦女的位置只有在家國利

益的前提下，才能顯現其價值，但是藉由這些新女性一次又一次的爭取與衝突淬

煉，女性形象不斷的蛻變更新，性別議題也才能逐步地由國族論述中逐漸解放，

現在我們習以為常的一切，皆是時代變格中，從人到個人的過渡，突破家國迷思，

跨越性別門檻，展現女性自身的自我實現。 

 

 

 

 

 

 

 

 

 

43 
 



 
 
 
 
 
 
 
 
 
 
 
 
 
 
 
 
 
 
 
 
 
 
 
 
 
 
 
 
 
 
 
 
 
 
 
 
 
 
 
 
 

 

 

《文學前瞻》第 12 期 

 參考書目  

一、文本 

王妙如：《女獄花》，收入《中國近代小說大系》（南昌：百花文藝出版社，1993

年）   

二、專書 

康有為：《大同書》，台北：帕米爾書店，1989 年 10 月。 

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 7 月。 

李又寧、張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 年。  

李又寧、張玉法編：《近代中國女權史料》，台北：傳記文學社，1979 年。 

阿英編：《晚清小說史》，台北：台灣商務，1996 年 11 月臺二版第一次印刷。 

陳東源著：《中國婦女生活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 年 12 月。 

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年 2 月。  

陳平原著：《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台北：久大文化，1990。  

夏曉虹著：《晚清社會與文化》，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 

夏曉虹著：《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 8 月。 

黃錦珠著：《晚清時期小說觀念之改變》，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 年。  

黃錦珠著：《晚清小說中的「新女性」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5 年 1 月。 

鮑家麟等箸：《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4 年 9 月。 

黃福慶著：《清末留日學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1975 年 7

月初版。 

王政、陳雁主編：《百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年 7

月。 
44 

 



 
 
 
 
 
 
 
 
 
 
 
 
 
 
 
 
 
 
 
 
 
 
 
 
 
 
 
 
 
 
 
 
 
 
 
 
 
 
 
 
 

 

 

《女獄花》中的國族論述與新女性形象研究 

王德威著：《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台北：麥田出版社，1994。  

王德威著：《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台北：麥田出版，2003 年 8 月。 

王德威著：《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台北：麥

田出版，2008 年 2 月。 

三、單篇論文 

吳宇娟：〈論《女獄花》呈現的晚清女學、女權〉，《嶺東學報》2004 年 16 期，頁

299-319。 

吳宇娟：〈走出傳統的典範－晚清女作家小說女性蛻變的歷程〉，《東海中文學報》

2007 年 7 月第 19 期，頁 239-268。   

蔡佩育：〈《女獄花》的女性書寫及其文化意涵〉，《弘光學報》2011 年 65 期，頁

126-146。 

于善彬：〈晚清婦女解放小說研究〉，河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年 5 月。 

 
  

 

 

 

 

 

 

 

 

 
 
 
 
 
 
 
 
 

45 
 


